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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年 伊 始 ，在 南极 考 察 了 一 年 归 来
的王 国 贵 ，讲了 一个他在 南极死里逃生的
故事 。

一个 月 没 洗 澡 了 ，考 察 队 员 们
兴匆 匆 地 开 着 雷 地 车 ，几 经 周 折 ，
到俄 罗 斯 的 别 林 斯 高 晋 考 察 站 去洗
桑拿……

去年 ，南极 的天气就像和人们开玩笑
一样 ，非 常反常 。六七 月 份的时候 ，中 国
长城科学考察 站 的平均气温比历年 的平均
气温 都高 ，出 现 了 长城站有南极气象记录
以来 的 第 一 个 暖 冬 。可 是 ，到 了 八 月 中
旬，南极 的气温却突然降低了 ，出 现了 南
极有 气 象 记录 以来 的最冷值 。据俄罗 斯别
林斯 高 晋科学 考察 站报道 ，设在东 南极的
俄罗 斯东 方科学考察 站 测得的最低气温为
— 89.2℃，最 大 风速 为55米 /秒 ，相 当 于
我们俗话所说 的 风 力19极 。日 本昭和站 的
一名 炊事 员 ，到房间外面去取物品时 ，被
突然 袭 来 的 暴 风 卷 走 ，瞬 间 便 不 见 了 踪
影。可是 ，即便是如此 ，天气一 点也没
有变好 的迹象 ，恶化还在继续着……

同样 ，南极 的 中 国 工作站 也受到了 很
大的 影 响 。长城科学考察 站 的 上下水管道
接连 被 冻住 了 好 几 次 ，主 楼热水 供应 管压
力表 处 的 阀 门 被 冻裂 了 。队 员们 修 理 更换
了十 几 次 ，但是 ，每一次维修完毕之后不到
两个 小时 ，阀 门都会被再一次 冻裂 。气温还
在下降 ，热水供应管被迫暂时关 闭 了 。

没有 了 热水 ，喝 ，暂时还可 以用 冷水将
就着 ，可是 ，队 员们洗澡却成了一个大难题 。
南极 的 科 学 考 察 工 作 ，大 多 都要 在室 外进
行，队 员 们顶风 冒 雪 ，在厚厚的雪地里 一走
便是 几个小时 ，有时候甚至十 几 个小时 ，每
天都会 累 出一身臭汗 ，不洗澡怎么得了 ？一
个月 下来 ，队 员们的宿舍 里 ，满是汗臭味和
脚臭味 ，臭不可闻 ，熏得队 员们连连作呕 。

中国 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汤 妙 昌 开始
为洗 澡 四 处 打 起 了 电 话 。终 于，9月 26
日，他联 系 到了 俄罗 斯的别林斯高晋考察
站，站 里 的 工作人 员友好的说：“我们的
热水 管 没 冻 ，请 中 国 朋 友 来 洗 澡 吧 ，而
且，我们这 里还可 以洗桑拿。”听到这个
消息 ，汤 妙 昌 和 队 员 们 像 过 大 年 一 样 高
兴。下 午 一 点 钟 ，除 了 留 下 六 名 队 员 值
班，其 余 的六名 队 员在队长汤 妙 昌 的带领
下，带 着 洗浴用 品 ，由 司 机刘炯开 着 为南
极考 察 队特别 制造的履带式雪地车 ，一行
八人 ，顶着大 风雪 ，向 着俄罗 斯的别斯高
晋科学考察站 ，便 出 发 了 。

中国 长城科学考察 站与俄罗 斯别 林斯
高晋 科 学 考 察 站 相 距 只 有2.4公 里 ，放 在
别的 地方 ，这么短的路程 ，根本就不算什
么事 ，三分钟五分钟 的便开到了 。既便是
在中 国 的 大 东 北 ，在 最 恶 劣 的 暴 风 雪 天
里，十 分钟八分钟的 也能赶到 。可是 ，放
在既 没有路也缺少人烟再加上风雪迷漫 的
南极 ，雪地车行走起来 ，却异常的艰难 。

刘炯 小 心 翼 翼 的 开 着 雪 地车 ，出 了 长
城站 ，沿 着 路标杆 ，向 右转 了 一 个 弯 ，爬上
了一 个 山 坡 ，忽然 ，前面 出 现了 一座 由 于暴
风卷雪所堆砌起 来 的 三米 多 高 的雪坝 。

刘炯 加大 了 油 门 ，接连 冲刺 了 两次 ，
雪地车还是没有能够爬上去 。雪坝实在是
太高 太陡 了 。此时 ，风 ，更狂了 ，雪 ，也
更大 了 ，能 见 度 极 低 ，一 百 米 以 外 的 地
方，根本就看不清 楚 。来 自 国 家海洋局 第
一研 究所的 宋家福 见状 ，跳下车 ，站在齐
腰深 的 大雪 中 ，指挥了 起来 。宋家福长得
又高 又 大 ，年龄也长 ，站 里 的队 员们都亲
切的 称他为 “大宋”。大宋对付雪坝很有
经验 ，他指挥着刘 炯 ，一会儿 向 左 ，一会
儿向 右 ，一会儿 向 前 ，一会 儿向 后 ，费尽
了九牛二虎之力 ，终于翻越了过去 。

几经周折 ，又翻过一座雪坝 ，奔波了
一个 多 小时 ，雪地车终于经过了 智利的马
尔什科学考察基地 ，到达 了俄 罗 斯的别林
斯高 晋科学考察 站 。除了 因 为折腾得太厉
害，因 为晕车而导致身体不适想休息一下
不能洗澡 的王翡外 ，队 员们都很兴奋 ，在
一位俄 罗 斯队 员 的 引 领下 ，来到 了位于海
边的 洗浴桑拿房 ，钻了 进去 ，兴高采烈的
洗了起来 。

雪地 车 陷 进 了 雪 坑 里 开 不 出
来，油 也 不 够 烧 一 夜 。等 在 车 厢

里，无 异 于 是在 等 待 死 亡……

队员们洗完了 澡 ，已 经是下午 四 点半
了。此时 ，天 已 经蒙蒙黑了下来 ，风雪仍
就还在狂猛地刮着 ，下着 。洗去 了 一 身 的
尘垢 ，队 员们浑 身轻松 ，踏上了 返 回 长城
科学考察站 的路途 。

雪地车驶 出 了 俄 罗 斯的别 林斯高晋科
学考察 站 ，又驶过 了 智利 的马尔什基地 ，
忽然 ，雪地车颠簸 了 一下 ，停住了 ，机车
也被憋 得一下子熄了 火 ，雪地车又被一道
三四米高的雪坝给堵住了 。

刘炯 试着加了 几次 油 门前进和倒退 ，
可是 ，却根本无济于事 ，雪地车连动都没
有动 。队 员们见了 ，马 上提着铁锹和铁镐
下了 车 ，开始顶着大 风雪 ，挖雪清道 。不
一会 儿 ，一条三四米 宽五 六米长的雪道便
被清理 出 来 了 。刘
炯又试着 向 前冲了
几次 ，可是 ，情况
却越来越糟 ，雪地
车不 但 没 有 开 出
去，反而却 又深深
的陷 进 了 大 雪 坑
里，只剩 下一个小
小的 车 棚 露 在 外
面，其余 的部分 ，
全都 被 大 雪 淹 没
了。

此时 ，天 已 经
完全黑下来了 。暴风
雪更加猛烈起来 ，在
大风的吹扬下 ，雪粒
子打在 队 员们的脸
上，像针扎一样疼 ，
人在车外面呆着 ，站
立已 经越来越困难
了。车陷得太深 ，挖
雪驱车赶 回 站里 已
经不可能了 。那么 ，
也只好 等和站里取
得联系 ，让站里的队
员们开着车来接了 。

可是 ，扩音器
除了 “沙沙沙”的
电流声 ，没有一 点
反应 。汤 妙 昌 又接
连的 呼 叫 了 几遍 ，
还是没有人 回 答 。
完了 ，与 大本营联
系不上 了 ，这下可
怎么办呢 ？

半晌 ，汤 妙 昌
才又抬起头来 ，看
了看刘 炯 ，问道 ：

“ 刘 炯 ，车 里的 油
能不 能 坚 持 一
夜？”只 要 车 有
油，启 动着 ，车 厢
里的取暖设备就会
一直开 着 ，等躲过
了这一夜 ，到了 白
天，就好办了 。

刘炯 看 了 看 油
表，轻轻的摇了 摇
头，然 后 ，便绝望
的爬 在 了 方 向 盘
上：油 不够烧 。很 明显 ，到 了 深夜 ，气温
还会继续下降 ，而队 员们呆在这个用 铁皮
做成的 车厢里 ，待车熄了 火之 后 ，便再 也
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，肯定会被 活活的 冻死
在里面 ！

车厢 里 面 却 静 极 了 ，像 死 了 一 般 可
怕。时间 就是生命 ，越早 出 发 ，生存下来
的希望就越大。“同 志们 ，在这里 等 ，无
异于就是在 等待死亡 。我们步行返 回 长城
站吧。”汤 妙 昌 坚定 的挥了 挥手 ，接着说
道，“只要我们 团 结一致 ，我们就一定能
够取得最后 的胜利！”

汤妙 昌 的语气 中 充满了 悲壮 。队 员们
听后 ，一下子全都齐 刷刷地站了起来 ，响
亮回 答道：“是！”

顶着 大 风 雪 ，队 员 们 一 个 拉 着
一个 ，爬 行 了 两 个 多 小 时 ，终 于 累
得爬 不 动 了 。死 神 ，正在一 步 一 步
地向 他们 逼 来……

汤妙 昌 是 第一个跳下雪地车的 。由
于是在夜晚 ，又有大 风雪 ，能够指 引 方
向的路标杆即使 在两三米之外 ，也根本
无法 看清 ，现在确定方向 ，只能凭感觉
了。

汤妙 昌 忽然拉 了 拉 紧 跟在 身 后的王
国贵 ，急迫 的 问道：“小王 ，现在是什
么风向？”汤 妙 昌 向 王 国 贵发 问 ，是有
他的 道理的 ，王 国 贵来 自 黑龙江省气象
局，是一位气象学者 ，对风雪天气特别
有研究 ，也特别 留 意 。

王国 贵并没有马上 回 答 ，他摘下 了
手套 ，伸 出 了 手 ，在 风 雪 中 一 边 试探
着，一边思考了起来 。他忽然想起来 ，
刚才 ，在俄 罗 斯的 别林斯高晋科学考察
站的 大 门 外 ，王 国 贵 面 对 着 大 海 拍 照

时，大 风刮了他一镜头雪粒子 ，也就是
说，风是从海上刮来 的 ，而大海正位于
别林斯高晋考察 站 的东 南方向 。如果 风
向没有改变的话 ，现在应该是……“东
南风！”王 国 贵脱 口 而 出 。

汤妙 昌 看 了 看黑暗 中 的王 国 贵 ，有
些不放心的 又追 问 了 一句：“小王 ，你
能确定吗？”王 国 贵迟疑了 一下 ，坚定
的回 答道：“我能确定 ，现在刮的 ，肯
定是东 南风！”“好 ，我相信你。”汤
妙昌 沉重的 点了 点头 ，握住了 王 国贵的
手用 力 的摇 了 几下 ，然 后 ，又对着大家
挥了 挥 手 ，说 道：“现 在 刮 的 是 东 南
风，长城站正好在东海岸 ，我们顶着风
走，便能 回 到长城站。”

王国 贵 的 心 情 ，和 汤 妙 昌 一 样 沉
重。在南极 ，几乎所有 的 科学考察站都
建在 了 东 海岸这一边 ，西海岸 由 于地形
高低不平 ，气候 更 为恶 劣 ，不但没有考
察站 ，而且 ，也很少有人 光顾 。走向 东

海岸 ，即使找不到长城站 ，找到 了 其他
国家 的 考察 站 ，同样 也可 以生还 ，而走
向西海 岸 ，就只有被活活的 累 死或者 冻
死了 。确定风向 ，实际上就是在确定这
八个人 的生死存亡啊 ！

“ 大宋 ，你有经验 ，在前面领路 ，
小王 ，你跟在大宋后面 ，把握风向 ，指
挥好我们行走的 方向 。杜国 元 ，你身体
壮，多吃 点儿苦 ，负责前后队联络 ，别
让任何一个队 员失踪或者掉队 。王翡身
体不好 ，又 刚 刚晕过车 ，走在 中 间 ，由
李晋燕和韩学俊两个人负责看护 。我在
最后面 ，负责押阵 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
情，大家 前要沉着冷静 ，机智应战 。我
们一定 要一个也不少的全都活着 回 到长
城站。”汤 妙 昌 分配完了 工 作 ，挥 了挥
手，高 声 的说道：“好了 ，同 志们 ，我

们出 发吧。”
按照 汤 妙 昌 队长编排好的顺序 ，队

员们排成了 一列长队 ，互相拉扯着 ，互
相搀扶着 ，顶着大 风雪 ，徐徐的 向 前行
进。风 ，实在是太大 了 ，雪 ，也实在是
太猛了 ，吹得人根本就无法站立 ，每向
前挪动一厘米 ，都要用 尽全 身 的 力 气 。
没有办法 ，队 员们只好趴了下来 ，伏在
地上 ，后面的人扯着前面的人 的裤 角 ，
向前 艰难的爬行着……

夜，越来越深了 ，天 ，也越来越冷
了。队 员们的 眉毛上 ，脸上 ，都结 了 一
层厚厚 的冰 ，大家 的鼻子和脸蛋 ，都被
冻麻 了 ，毫 无 知 觉 ，身 上 也 越 来 越 冰
冷。十 分钟过去了 ，二十分钟过去了 ，
三十分钟过去了 ，一个小时过去了 ，两
个小时过去了 ，长城站还是不 见踪影 。
是方向 判断错了 ？或者是道路走偏 了 ？

队员们又冷又饿 ，又 累 又 困 ，实在
是爬不动了 ，蠕动着的队伍 ，慢慢 的 ，

慢慢 的 ，停 了 下 来 。黑 暗 中 ，不 知 道 是
谁，忽然小声嘟嚷了一句：“与其这样吃
苦受罪 ，还不如死了 算了。”一句话 ，把
大家 说得都泄气了 。大家忽然都感到四 肢
酸软 无 力 ，连头几乎都抬不起来了 ，没有
了信 心 ，意志 一 点 一 点 接 近 了 崩 溃 的 边
缘。

队伍终于完全停下了 ，八个人倒在茫
茫的 南极雪原上 ，一动也不动 ，一句话也
不说 。他们 ，终于彻底的绝望 了 ，放弃了
生存下去的努 力 。而此时 ，面对于处在万
分困 苦之 中 的他们来说 ，死 ，又何尝 不是
一种解脱呢 ？

风呼啸着 ，卷着又大 又硬的雪粒子 ，
像一头怪兽一样 ，撕扯着队 员们的躯体 。
队员们都 已 经奄奄一息 了 。死神 ，正在一
步一步的 向他们逼近着……

终于 ，

队员 们 又 恢
复了 信 心 ，
向前爬 行 了
起来 。他 们
找到 了 南 极
的路 标 木
杆，又 找 到
了长 城 站 的

铁标杆……
也不 知道

过了 多 长 时
间，一 阵 又 强
又硬 的 冷 风吹
过来 ，王 国 贵
觉得浑 身像被
一万把刀 子猛
的一 刺 ，不 禁
一抖 ，一 下 子
从半 昏睡之 中
清醒 了 过 来 。
他坐 了 起 来 ，
抬起 头 ，看 了
看大 家 ，见 大
家都躺 在雪地
上，累 得 不 会
动了 ，便 抓 起
了胸前 的 照像
机，说 道：“我
给大家拍个 照
吧，拍 一 张 我
们活在 人世 的
最后 一 张 照
片，让 我 们 的
家人 知 道 ，我
们坚持一 了 生
命最后 的那一
瞬。”

王国 贵说
完，把镜头对
准了 身 后的 队
员，猛 一 用
力，按动了 快
门。镁 光灯一
闪，“咔嚓 ”
一声 ，把大家
都惊醒 了 。队
员们纷 纷地挣
扎着 ，坐了起

来。这时 ，汤 妙 昌 半爬着 ，从后面赶 了 上
来，跪在了 队 员们的 中 间 ，声嘶力 竭 的吼
道：“不 ，我们还没有坚持到生命的最后
的那一瞬 间 ！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有一 口
气，我们就要坚持 ！坚持 ！向 前 ！向 前 ！
再向 前！”

一直 冲在前面为大家带路的大宋也折
了回 来 ，站在雪地里 ，一边用 脚踢着倒在
地上 的 队 员们 ，一边怒吼着：“起来 ，孬
种！起来 ，软蛋 ！我们就是死 ，也要死在
向前挣扎 的路上 ，绝不能死在绝望和等待
中！起来 ，都快点起来 ，我们都是英雄好
汉！”

蓦地 ，一股豪情 ，从队 员们的心 中 猛
然升起：“对 ，就是死 ，我们也要做英雄
好汉 ！我们不能死 ！我们的 身后 ，还有父
母兄 弟姐妹 ，还有妻儿老小 ，还有朋友 、
同事 ，还有祖国 人民 ，他们都在眼睁睁的
看着我们呢 ！

队员们一个接着一个 ，又都挣扎着，站

了起来 ，重新树立起 了信心 ，树立起 了 生存
的欲望 ，向 前爬 了 起 来 。茫茫 的 雪 野 上 ，他
们就像八 只 弱 小 的蚂蚁 一样 ，坚定而又 自
信地 ，与残暴而又肆虐的大风雪 ，顽强地对
抗着 。一步 ，两步 ，三步，……，一秒 ，两秒…
三秒……，他们坚信 ，只 要 向 前 ，就一定 能
够到达他们心 中 的 圣地——长城站 ！

队员 们 的 衣 服被暴 风雪撕裂 了 ，大 风
刺进 来 ，像针扎 一样疼 ，但是 ，他们 强 忍住
了！他们的耳朵 冻坏了 ，脸被冻破皮 了 ，眼
泪也被 冻 出 来 了 ，但是 ，他们也强忍住了 ！
他们 浑 身 是汗 ，喘 着 粗气 ，眼 前 直 冒 金 星 ，
身体极 度虚弱 ，每向 前挪动一步 ，都倍感艰
难，但是 ，他们仍就咬紧 牙关 ，顶着暴风雪 ，
坚持着 ，向 前 ，向 前 ，向 前 ！

在这八 个人 当 中 ，身体最虚弱 的 ，要
数王翡 。前 几天 ，他得了 重感 冒 ，现在还
没有痊愈 ，而今天 ，他又一再晕车 ，呕得
几乎把肠 胃 都差一点吐 出 来 。终于 ，他实
在是 坚 持 不 住 了 ，说 道：“我 ，实 在 是
走，走不动了 。你们走吧 ，不要管我了 。
不，不要 因 ，因 为我 ，一 个 人 ，连 ，连 累
了，大家……”

李晋 燕 和 韩学 俊拉 了 王 翡一 把 ，坚定
地说道：“王翡 ，别 说傻话了 ，我们怎么会扔
下你一个人不管呢？我们是一起从祖国 来
的，就要一起 回 到祖国 去 ！要生 ，我们一起
生！要 死 ，我 们一起 死 ！今 天 ，就是背 ，就
是拉 ，就是用 牙咬着你的衣服 ，我们 也要把
你拖回 长城站去！”

王国 贵 扳 住 王 翡 的 肩 膀 ，安 慰 道 ：
“ 王翡 ，你能行 ，你肯定能行 ！难道你忘

了吗？我学会爬 山 ，还是你手把手教给我
的呢 。走 ，我们一起走 ，我们大家一起来
帮你！”说完 ，王 国 贵扯下了 脖子上有 围
巾，拴 在 了 王 翡 胸 前 的 拉 链 上 ，拉 着 王
翡，李晋燕和韩学俊 同样还是一边一个 ，
扶着王翡 ，又上路了 。

宋家福 在王 国 贵的指 引 下 ，闷 着头 ，
忽然，“咣”的一声 ，宋家福 的头一下子
撞在了 一个硬硬的物体上 。顺手一摸 ，才
发觉 ，原来 ，那是一木桩——那是南极的
路标啊 ！大宋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，哽咽
着喊道：“同 志们 ，我 ，我看 见路标了 ”

大家一 听 ，心 中 都不禁一阵兴奋 ，马
上飞快地围 了 上来 ，抱着那根木桩 ，又亲
又吻 。王翡 累 得连气都喘不上来 了 ，他拉
住了 汤 妙 昌 的胳膊道：“队长 ，我们休 息
一下吧 ，反正长城站也不会太远 了……”
队员们也都纷纷附和道：“是啊 ，我们歇
一下吧 ，实在是爬不动了。”

汤妙 昌 知道 ，如果一停下来 ，大家极
有可能便永远都爬不起来了 。现在 ，大家
情绪高 涨 ，应该一鼓作气 。想到这 里 ，他
坚定地摇 了摇头 ，说道：“不 ，我们不能
休息 ！继续前进！”

队员们 又 向 前爬行了十 几分钟 ，终于
发现了 长城站 的铁标杆 ，长城站 ，越来越
近了……

后记

汤妙 昌 一 行 八 人 回 到 长 城 站 时 ，已 经
是夜 里 九 点 多 了 。那 么 短 短 的 2.4公 里 的
路程 ，他 们 竟 然 走 了 五 个 小 时 ！队 员 们 的
脸、耳 朵 、手 和 脚 ，全 都 冻 伤 了 ，有 两 名
队员 甚 至 把 手 指 和 脚 趾 都 冻 掉 了 。不 过 还
好，他 们 总 算 是 一 个 也 不 少 的 活 着 回 到 了
长城 站 。

老远 地 ，他 们 就 看 见 长 城 站 灯 火 辉
煌，光 亮 一 片 。原 来 ，站 里 值 班 的 六 名 队
员见 他 们 还 没 有 回 来 ，便 猜 测 ，可 能 是 半
路上 出 事 了 ，便 把 长 城 站 所 有 能 打 开 的 灯
全都 打 开 了 ，用 灯 光 为 战 友 们 导 航 ！

值班 室 的 六 名 队 员 听 见 外 面 的 喊
声，急 忙 冲 了 出 来 ，与 外 面 的 八 名 队 员 汇
集在 了 一 起 ，拥 抱 在 了 一 起 ，泪 水 ，不 知
不觉 的 ，流 满 了 面 颊 。他 们 狂 呼 着：“我
们成 功 了 ，我 们 胜 利 了 ！”

图片 说 明 ：①吃 一 口 南极 的 雪 ，又香
又甜 （图 片 中 人物 为 王 国 贵 ）

②南 极 ，我 来征服你 来 了 （图 片 中 人
物为 王 国 贵 ）

③王 国 贵 （左）与 俄 罗 斯别 林斯 高晋
科学 考察 站 的 三 名 队 员 在一起

④各 国 考 察 站 的 队 员 们 聚在 一起搞联
欢，王 国 贵 （左 ）在 为 他们 摄像

秦都盛开文明花
——咸 阳 市 建 安 总 公 司 第 一 项 目 经 理 部 创 建 省 级 文明工 地 纪 实

文/刘 海 峰　滑 战 林　张 民 翔

“ 工地犹如垃圾场 ，工人好似破烂王”。这是人们对许 多
建筑工地粗放管理现状真实的描绘和批评 。可是 ，当 你走进咸
阳市地税局综合办公楼工地时 ，你会感觉耳 目 一新 。工地干净
整洁 ，各种 建材整齐 堆 放 ，施 工 机械 有 节 奏 的 轰 鸣 ；职 工 们
有条 不 紊 的 工 作 ，一改 别 的 工 地 那 种脏 、乱 、差 的 形 象 和 野
蛮施 工 的 作 风 ，展 现 了 当 代建 筑 工 人 的 时 代 风 范 和 形 象 。这
就是 咸 阳 市 建 安 总 公 司 第 一 项 目 经 理 部 创 建 的 省 级 文 明 工
地。

为了 落 实 总 公 司 领 导 要 求 该 工 程 要 建 成 “省 级 文 明 工
地”的 精 神 ，进 入 工 地后 ，项 目 经理 罗 大 泾 就 为 该 工 程制 定
了高 起 点 的 施 工 管理标准 ，并成 立 了 “创 建 省级 文 明 工 地领
导小 组”，制 定 了 创 建 计 划 。首 先 ，要 求 管理 和施 工 都要 做
到四 个 字 ：高 、严 、求 、实 。即 高 标准 、严 要 求 、求 质 量 、
实事 求 是 ；其 次 ，给 工地 创 造 一 个 文 明 施 工 的 氛 围 ，杜绝 许
多不 文 明 的 施 工 习 惯 和 行 为 ，制 定 了 进 入 工 地 的 “十 不
准”，再 者 ，制 定 出 创 文 明 工 地 的 奖 罚 条 例 ，规定 ：每位 管
理人 员 先 扣 5—10%的 工 资 ，创 优 达 标 后 ，给 予 奖 励 ，如 果
不能 达 标 ，所 扣 工 资 不 再返 还 。例 外贴 人 员 李 宇 超 、刘 鹏 、

来振 国 ，外 贴 达 到 优 良 ，共 奖 励2000元 现 金 。这 样 ，
激发 了 全体职 工 创 建 省级 文 明 工 地 的 积极性 。

在创 建 文 明 工 地 中 ，项 目 经 理 罗 大 泾 ，率 先 垂
范，以 身 作 则 。首 先 做 到 文 明 管理 ，从 工 程 的 进 度 计
划，材 料 落 实 及检查，施 工 标 准 和 验 收 ，都 是 亲 自 组

织和 落 实 。由 于 他 的 身 体 不 好 ，经常 带病 上 班 ，项 目 部 工
作中 的90%以 上 的 问 题 ，都是他 在现 场 就地解 决 的 ；许 多
事故 的 隐 患 ，也 都 是在随 时 工 作 中 整改 纠 正 的 。项 目 部 经
理实 行7.30签 到 制 ，他 每 天 准 时 到 工 地 ，在 他 的 带 领 下 ，
下属 的 迟 到 、早 退 和 无 故 缺 勤 情 况 极 少 发 生 。党 支 部 书
记、施 工 总 指挥 李 秦 生 ，时 刻 不 忘 共 产 党 员 的 先 锋模 范 作
用，和 职 工 每天 奋 战 在 一 起 。在主楼施 工 阶段 ，一 天 两 班
倒，昼 夜 不 停 ，职 工 换 班 了 ，他 还 坚 守 在 工 地 。经 常 三 、
四天 昼 夜 连 续 值 班 。家 中 的 一 切家 务 ，都 落 在妻 子 肩 上 。
以至 回 家 后 ，妻 子 埋 怨 他说：“你还 知 道 有家 ，还 回 家 干
啥？”他 只 能 陪 笑 脸 。在 繁 忙 的 施 工 中 ，他 还 定 期 组 织 召 开
支部 会 ，组 织 党 员学 习 ，要 求 党 员 在 创 建 文 明 工 地 中 做带 头
人。由 于 综 合 办 公 楼 结 构 复 杂 ，技 术 质 量 的 难 度 也 非 常 大 ，
技术 负 责 人 孟 凡 毓 带 领 李 宇 超 、刘 鹏 等 技 术 员 ，本 着 科学 的
管理 、精 心 的 施 工 、严 格检 查 的 原 则 ，每进 行 一项施 工 ，都 是
技术 人 员 到 现 场 交 底 、安 全 交 底 ，技 术 安 全 管理 渗 入 到施 工
的每 一 个环 节 ，保 证施 工 的 技 术 质 量 “达 标”。

为了 建 设 文 明 工 地 ，项 目 经 理 罗 大 泾 不 仅 从 自 身 作

起，而 且 从经 济 上 全 力 支 持 ，先 后 拿 出 四 十 多 万 元 的 材料
和人 工 费 来 解 决 创 建 经 费 不 足 的 矛盾 。他 从 组 织 生 产 到 监
督检 查 ，事 事 一 丝 不 苟 ，使 每 项 单 项工 程 都达 到 优 良 。在
硬件 建 设 上 ，从 临 时 设 施 到 施 工 场 地 、从 水 电 到 道路 、从
外架 到 室 内 维 护 ，每事 每 项 ，都 严 格按 “省级 文 明 工 地 ”
的标准 来 完成 ，而且持之 以 恒 ，使物 资 堆放美 观整齐 规 范
化。在 文 明 工 地硬 件 建 设 达 到 省级标准 的 同 时 ，他们 更 注
重职 工 的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。以 人 为 本 ，重 视 职 工 的 素 质 提
高。丰 富 活 跃 职 工 的 文 化生 活 ，工 地建 起 了 文 化室 、影视
室、乒 乓 球 室 、图 书 馆 及 卡 拉OK厅 等 文 化娱 乐 场 地 ，使职
工在 工 余 饭 后 ，劳 逸 结 合 。多 彩丰 富 的 文 化生 活 ，陶 冶 了
职工 的 情操 ，杜 绝 了 黄 、赌 、毒 对 职 工 的 诱 惑 。职工 的 精
神面 貌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的 变 化 ，树 立 了 建 筑 工 人 在新 时代
的新 的 形 象 。当 工 地通过 省级 文 明 工 地验 收 后 ，罗 大 泾终
因劳 累 过 度而住进 了 医 院 。

创建 文 明 工 地后 ，按 规 定 兑 现 了 两 万 元 的 奖 励 、使职
工们 更 加 意 气 风 发 ，精神 变 为 物 质 。职 工 们 在 施 工 中 发扬
了不 怕 苦 、不 怕 累 的 主 人 翁 精 神 ，在短短 的 一 年 中 ，使这
个高45M，建 筑面 积一 万 余M²，用 钢材近 千 吨 ，浇注砼 约
1 万M3的 十 层 框 架 曲 梁 仿 古 建 筑 在 咸 阳 拔 地 而 起 。并 且 主
体砌 砖 、内 粉 三 万 余 平 方 米 ，外 贴 5000M²，实 现 了 产 值634
万元 。经 过 项 目 部 的 自 查 和 公 司 质 检 站 和 有 关 部 门 多 次 复
查，施 工 项 目 全 部 达 优 。而 且 做到 没 有 发 生 一 例 安 全 事 故 ，

工期 和进 度都达 到 合 同 要 求 ，受 到 了 甲 方和 社会 各 界 的 好评 ，
为总 公 司 争 得 了 荣 誉 。

在创 建 文 明 工 地 中 ，罗 大 泾 经 理 充 分 认 识 到 精 神 文 明 建
设的 重 要性 ，强 大 的 精 神 力 量 会 转 化为 强 大 的 物 质 力 量 ，就能
创出 好 的 经济 效 益 。更 重 要 的 是提 高 职 工 的 综 合 素 质 。挖掘 出
了职 工 潜 在 的能量 。他 表 示 ，在 新 千 禧 之 年 ，在 公 司 领 导 的 关
怀指 导 下 和 各 方 面 的 协 调 支 持 下 ，项 目 部将乘 西 部 大 开 发 的
历史 机遇 ，带 领这 支 高 素 质 的 职 工 队 伍 ，艰 苦 奋 斗 ，为 企 业 、为
咸阳 、为 西 部 大 开 发贡 献一个 建 设 者 的 力 量 。

咸阳 市 建 筑 安 装 工 程 总 公 司 第 一 项 目 部 经 理　罗 大 泾


